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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雪涛双雪涛：：写作最能施展自我写作最能施展自我
记者：从小说《不间断的人》中，能看出你的写作

在求变的路上走得更远，这篇小说中的科幻元素和

推想意味，以及隐含其中对人工智能和人类未来的

忧虑，会是你接下来的某种创作方向吗？

双雪涛：今天这个时代，科技与人的关系，对我

们的影响要比以前更迅猛，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已

经不仅是方向，更是一种现实，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

处理的现实。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或许要

对此在作品中有所回应，毕竟问题已经扑面而来，不

能假装看不见吧？我对这样带有某种未来感、有一

定科技含量的题材是很感兴趣的，作家在创作上不

光要追求美，也要追求真，而科幻元素对于未来的

真，是很好的文学表达，当然，它同样也可以很美。

记者：平日里科幻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也是你

时常涉猎的吧？

双雪涛：对。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我都看，但我

不像真正的科幻迷那么痴迷，看得也没那么多。只

看经典的。我喜欢莱姆的《索拉里斯星》，喜欢菲利

普·迪克的《高堡奇人》，这样的作品会启迪我对世界

的思考，以及写作时运用材料的方法。我觉得科幻

这个词中的“幻”带有一定的狭隘性。实际上科幻可

以是个非常广阔的范畴，其中能蕴藏的文学思考非

常多。同样是类型小说，侦探推理、悬疑小说所能设

定的框架某种意义上要比科幻小说窄，而科幻小说

的边界更广，甚至能包容其他类型小说。另外，什么

样的作家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比如我很想写纯

正的推理小说，但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是推理作家。

你提到的那篇我和刁亦男的对话中，我们谈到了史

蒂文森的《金银岛》。那部小说写得太好了，有传奇

冒险的性质，但这样的作品并不应该去简单界定它

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好的文学是有个阵营的，有时

候类型文学在里面，有时候严肃文学在里面。

记者：你被提及最多、屡获赞誉并被改编成影视

作品的就是《平原上的摩西》。新书中《刺客爱人》的

篇幅、结构、故事性、文本气质等都具备相当程度的

可比性。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

双雪涛：我一直特别喜欢《史记·刺客列传》。写

作《刺客爱人》是因为《刺客列传》中的豫让。我觉得

关于他的那一段写得太好了，大概率是司马迁的文

学加工吧。那时的人在与自我欲望对抗时——包括

主仆关系、男女关系、金钱和名声的关系——存在过

的“义”，在豫让身上表现了出来。那些文字在我脑

海里萦绕不去，于是就用豫让和他的剑做引子，写了

这篇小说。

记者：所以《刺客爱人》虽然写的是当代的事情，

文本气质还是比较古典的。

双雪涛：对，我就是想写出这样的感觉。小说的

横轴就是古代中国和现代社会。小说结尾处，主人

公李页背着豫让那把古剑在北京街头骑共享单车的

一幕是让我比较兴奋的场景。中国古代的人应对这

个世界的方式和现在是不同的，科技的进步带来的

诸多方面的发展会刺激人产生新的欲望，而今天我

们控制欲望的方式和古人相比是进步还是退步？不

好说。豫让那个时代，人也许只能活到四五十岁，所

以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那样，现代人能活到八九

十岁，所以这样处理。商业社会、高度竞争的社会，

使人产生很大变化，这是我写《刺客爱人》的另一个

出发点。我想写两个城市，就是S市和北京城之间

的关系。古代和现代，从S市到北京，这两方面的关

系是我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没有写过的。

记者：这本新小说集中好几篇作品都以突然而

至的杀戮或死亡结尾，给人以戛然而止的震撼。为

什么？

双雪涛：我感受到现在的世界所存在的暴力要

比之前多，包括网络暴力，常常是随便一次网暴就可

能造成一个人的死亡。这也是我为什么写《爆炸》的

原因，因为这是网络暴力的变体。小说中的女孩隐

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参与到爆炸案中还沾沾自

喜。这是非常可怕的。

其实社会上有

很多这样

的 人 ，

为什么有时候我不想打开手机，因为我看到网上一

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攻击非常随意。作恶的成本太低

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人，你不知道

他关起门来在搞什么。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

了：各种各样的意外，无来由的愤怒。

记者：随笔集《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中有一

篇《读先于写》，提到你最初开始写作时“阅读余华对

我最大的影响是会让我有一种想写小说的冲动”。

今天的你还有这样的写作冲动吗？

双雪涛：现在的写作动力，唔……写作对于我来

说还是最能实现创造力的方式。即使我写得有问

题，也还是最自由的方式。音乐和文学、绘画，这些

人类最初用于实现创造力和自我表达的方式还是好

用的。后来随着科技发展而产生的表达方式，比如

电影，对创作之外的东西要求也比较高，甚至随着技

术进步，形态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而文学创作不是

这样。时代再怎么发展，文学也还是文学。无论是

以数字还是纸质传播，终归都还是文字。所以写作

是我最能施展自我的一种方式，我到现在也还是很

热爱写作，至于它能带来什么，我的每一本书，包括

最新的这一本能带来什么，我没去想过。

记者：你的小说《刺杀小说家》由路阳导演改编

成了电影，《平原上的摩西》由张大磊导演改编成电

视剧。你如何看待与电影人的合作？

双雪涛：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路阳和张大磊都

是国内特别有个人风格的导演，也都发自内心地热

爱电影。作为导演，才华是一方面，他们对电影的这

份热情才是我们合作的前提。《平原上的摩西》虽然

是电视剧，但质感和水准很像电影。不可否认，电影

是一门生意，改编也是一门生意，但对我来说，这样

的合作更像是一种包含着才华、创作、人和人的磁

场的一种“赌博”。人和人的磁场很重要。没有这

些磁场，我不会跟导演合作。

双 雪 涛 ，

1983 年 9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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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沈阳市，中国

当代作家，毕业

于吉林大学。

（摄影：丁杨）

如果从他本人说的2010年算起，双雪涛至今已写了14年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我的朋

友安德烈》《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刺杀小说家》《武术家》……一路写下来，这些作品本身

是时间流逝亦无法抹去的印记，比销量、口碑、奖项都更能凸显其创造者有怎样的积淀和才赋，

如何激情与理性交织，将个人经验与对文学更深层的揣摩诉诸笔下的故事和人物。

2024年初，双雪涛在北京接受了中华读书报的专访。聊起他近期两本书背后的写作心

得、对类型写作特别是科幻题材的兴趣、与电影的缘分，还有他远期计划中的批评性写作，以及

想过又理性地自动掐灭的导演梦。 据《中华读书报》


